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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故事

鼻烟（snuff）源自西方，早期被翻译成“士拿乎”，在清康熙
时期已经传入中国。它是由发酵烟叶细末调香而成，服用时将
粉末直接吸入鼻中，有通嚏轻扬之效。“士拿乎”的翻译或可反
映当时鼻烟稀少而珍贵的情况，仅限于宫廷、王公贵族、士大
夫之间流通。

不同于西洋用盒盛装这种轻细的粉末，清代宫廷将其改
成小口、广腹带匙盖的鼻烟壶，成为当时的时尚风潮。从早期
的各色玻璃到套玻璃的使用，到不同矿石牙角材料的雕刻，再
到金属胎画珐琅以及极难烧制的玻璃胎或是瓷胎画珐琅，甚
至模制葫芦工艺的应用。后来鼻烟壶发展出专属的内绘技法，
几乎囊括当时各种制作工艺于小瓶的方寸间。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大量清宫制作的精美鼻烟壶。观赏
各种材质的作品，从雕刻、烧制、琢磨等工艺角度理解其制作
及所呈现的时代特色，用于珍藏、日常到赏赐等不同目的，看
到清代工艺之缩影，更是清宫微型艺术之经典。从技法的创
新，到各类材质所展现之技艺，以及使用与欣赏的各种意境，
能够体会清宫制作鼻烟壶的新艺境。以下是几点研究思考：

1.玻璃在康熙朝是新颖的材质，透明且有各种颜色，在单
色玻璃上可琢制、雕刻、描金，同时也发展出洒金、绞胎等技
巧。又使用画珐琅，在玻璃胎上绘制烧造出缤纷绚丽的鼻烟
壶。画珐琅也是当时的创新工艺，与金属胎结合，创造出精美
华丽的风格，甚至利用金银，以雕刻、镶嵌呈现造型与技法之
独特。此外，将不同颜色玻璃叠套再加以琢制，成为崭新的套
玻璃工艺。后来甚至还发展出属于鼻烟壶独有的内绘技法。从
材质到技法是鼻烟壶工艺之创新。

2.各种胎体的出现，丰富了鼻烟壶创作的领域。玉石类开
启宽广的想象，结合传统雕刻技法，有老玉改件或复古纹饰之
运用，以及动植物造型，还有单纯呈现矿物纹理，令人目不暇
接。有机材质则利用精良的工艺，展现各种主题且特殊的瓶体
造型。此外，瓷胎除了粉彩之运用外，也有结合模具，呈现出有
趣又多变的世界。

3.鼻烟壶的使用，在当时引领风潮，从早期进口的昂贵鼻
烟，到后来自制产品，使得鼻烟壶尺寸从小巧细致到大可盈
握，成为一种时尚。搭配材质各异的烟碟，有旅行或家居使用
的成组鼻烟壶，甚至成盒作为陈设赏玩，更有拿来赏赐。

由此可以想象到，在桌几或榻上吸着鼻烟且欣赏着鼻烟
壶，是清代时期特有的时代风潮。 据《收藏快报》

清宫旧藏鼻烟壶
的时尚风潮

在当代书画界，若论“狂”，著名人物画家范曾先生肯定名
列前茅。关于范曾恃才傲物的故事，谁都听说过几个，就好像
描述齐白石“小气”的故事一样，都流传得相当广泛。

不过，如果心平气和地了解一下范曾的成才之路，我们对
于他的“狂”或许就会多几分理解与宽容。范曾画才、文才都是
一流，一般画家还真难以望其项背。

范曾没有辜负自己的艺术天赋，年轻时代在绘画上用足
了苦功。上世纪60年代，他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每
天几乎足不出户，利用单位的有利条件，苦练白描技法。

后来，一场大磨砺发生在了他身上。
那一年，范曾得了重病，眼看就要挺不过去了。安心养病

吗？不，经过一段时间的迷茫后，范曾决心创作一本白描作品，
留下自己的“绝笔”。因为他自认白描技法，在国画界无人能出
其右，留部作品，也算是“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吧。

由于十分敬佩鲁迅先生，他决定画一部《鲁迅小说插图
集》。范曾怀着与死神赛跑的悲壮情思，以手术后极其虚弱的
手持着画笔，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创作之中。《呐喊》《彷徨》《故
事新编》等鲁迅小说，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住院约两个月，范曾
竟然一共完成了44幅白描插图。

这些白描作品，构图严谨，造型生动，线条刚劲，描画入微，
得到了行家的高度评价。荣宝斋出版社克服种种困难，以最快时
间出版了《鲁迅小说插图集》。大约就在画集出版的那段时间，范
曾的身体也奇迹般地康复了。他动情地对画集编辑说：“我原以
为它会是我唯一留在人间的东西，没想到我的病竟然好了，它会
成为我艺术生命的新起点。”

直到今天，提及范曾先生的作品，《鲁迅小说插图集》仍然
无法绕开。 闲看

范曾的“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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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生”艾青的收藏之路
▢ 煮石人 文/摄

著名诗人艾青是“半个义乌人”，因为

他的母亲是从义乌嫁去金华的。年少时

代，义乌给艾青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诗人艾青，还是一位书画家、收藏

家。探索“艺术生”艾青的收藏之路，能给

我们带来诸多有益的启发。

1928年中学毕业后，艾青考
入了杭州的国立艺术院（今中国
美术学院前身），成为该院最早
的一批学生。国立艺术院是我国
现代最早的综合性国立高等艺
术学府，是第一所实施本科和研
究生学历教育的美术教育机构。

身处西湖孤山美丽校园中
的“艺术生”艾青，仿佛进入了天
堂，一心追寻着艺术的真谛。他
的天赋很快就显现出来，水彩、
素描成绩都很优秀，而且又学会
了雕塑。

不久后，艾青却终止了在杭
州的学艺之途。改变他人生轨迹
的，是著名美术教育家、国立艺
术院的院长林风眠先生。

中国美院校史专家郑朝先
生在《国立艺专往事》一书中，曾
经描述过这个细节：

有一天，艾青正在教室画素
描，林风眠走到他的身边看他作
画，片刻后忽然说：“你到国外去
吧，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艾青
感到愕然和兴奋。

正是在林风眠的鼓励和帮
助下，艾青乘着轮船到了法国，由此深深领悟了
西方现代派艺术的精髓。同时，艾青也爱上了现
代派诗歌。回国后，艾青在上海加入左翼美术家
联盟，因从事革命文艺活动被捕，狱中无法作
画，他就以诗歌发出呐喊，创作了《大堰河——
我的保姆》，一举成名，成了全国知名的诗人。

林风眠对他的赏识与关怀，艾青铭记在
心，师生一直保持着联系，林风眠也视他为艺
术知音。

1977年，历经崎岖的林风眠被批准出国投
靠亲人，出国前，他给一些亲朋、学生赠送了作
品。寄给艾青的有两幅作品，一幅是一只孤雁在
芦苇塘上飞，另一幅是一只鸟儿立在树枝上，都
是林风眠特别擅长表现的内容。艾青对林风眠
的艺术予以高度评价，曾以一首才情四溢的诗
歌——《彩色的诗》来评价老师的艺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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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年少时的学艺经历，
艾青结交了众多画家朋友，
也收藏了不少他们的书画作
品。而他最钟爱的，还是齐白
石作品。

1949年进北京后，艾青是
接管中央美术学院的军代表之
一。不久，他就打听白石老人的
情况，知道他还健在，就由李可
染陪同去看望。

那天，同去的几个人都是
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文化接
管委员，穿的是军装，臂上带臂
章，老人一见感到有些吃惊。经
李可染介绍，老人接待了他们。
艾青走上前去，诚恳地说：“我
在18岁的时候，看了老先生的
四张册页，印象很深，多年都没
有机会见到你，今天特意来拜
访。”一番交谈，老人知道来访
者确是艺术界人士，亲近多了，
马上叫护士研墨，带上袖子，拿
出几张纸给艾青他们画画。老
人送了他们每人一张水墨画，
给艾青画的是四只虾。大家都
很高兴，带着感激的心情和齐
老告别了。

相识后，艾青就常去拜访
老人，由于谈话投机，遂成了忘
年之交。而齐白石高妙的书画
艺术，也令艾青深深折服。艾青
不仅常向老人直接购画，还在
古玩市场上寻觅老人的佳作。

艾青是真心看重老人的艺
术，每次开口向齐老求画，他总
是支付比润格更高的价格，还
几乎每次都请老人到饭馆吃一
顿，然后用车送他回家。

齐老自然也感应到了这位
文化干部的真情，总会认真创
作精品力作。一次，艾青请求老
人：“你给我画一张册页，要画
从来没有画过的内容。”老人欣
然答应，走到画案旁边，思索片

刻，画出了一幅意趣天成的水墨
画：一只青蛙往深水里跳的时候，
一条后腿被青草绊住了，青蛙前
面有三只蝌蚪在自由欢快地游
动，更显示出了青蛙一时挣脱不
开的焦急情态。画好后，老人自己
也很满意，高兴地说：“这个，我从
来没有画过。”

搜求齐白石作品，艾青去的

最多的地方，并不是名画如云的
琉璃厂，而是许麟庐的和平画店。
原因有二，一是许麟庐为齐白石
的弟子，齐老是画店的常客，如果
相遇，艾青可以当面向老人请教、
问安；二是许麟庐精于鉴赏，而艾
青却认为自己眼力更高，借购画、
赏画之际与画廊老板比比眼力，
自是收藏爱好者的一大乐趣。

艾青在《忆白石老人》一文中，
曾经不无得意地记述过两件事。

一次，艾青从上海朵云轩买了
一张齐白石画的“一片小松林”，他
拿到和平画店给许麟庐看，许以为
是假的，艾青就约他一同到齐老
家，挂起来给老人看。老人认真看
了之后说：“这个画人家画不出来
的。”艾青赢了，十分得意。

又一次，艾青买了一张八尺
的大画，画的是没有叶子的松
树，结了松果，上面题了一首诗。
许麟庐又认为不对。于是艾青又
去找齐老，老人看了之后竟也
说：“这是张假画。”艾青深信自
己的眼光，知道老人逗他玩，就
笑着说：“这是昨天晚上我一夜
把它赶出来的。”老人知道“骗”
不了他，笑了起来，又拿放大镜
很仔细地边看边说：“我年轻时
画画多么用心啊。”

渐渐的，艾青收藏了不少齐
白石作品，让一帮作家、画家朋友
羡慕不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后来，
艾青曾赴黑龙江、新疆生活和劳
动，创作中断了 20 余年。改革开
放后，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
席等职。据后人回忆，哪怕是在生
活最艰难的时候，艾青身边也会
有一只不起眼的小皮箱，里面装
着齐白石等人的书画作品。可以
说，正是这些书画大家创作的艺
术珍品，陪伴着艾青走过了人生
最困顿的时光。

与齐白石成为忘年交

艾青兴趣广泛，收藏门类
众多。书画之外，几乎喜欢一切
有“雅趣”的藏品。

据其后人回忆，1949年进
京后，艾青特别喜欢收集葫芦。
他收集葫芦追求“奇”和“小”，
形态有长柄的、八角的、畸形
的。他又喜欢收集各种海螺、贝
壳，曾说：“这是大海馈赠的艺
术品，比最好的瓷器细腻，比雪
白的宝石坚硬。”

化石也进入了诗人的收藏
视野，艾青收集了鱼化石、蚌壳
化石、蟹化石、鸵鸟蛋等化石，
这些千万年前的遗物震撼了诗
人的心灵，使他深化了对社会
和人生的领悟。甚至连各类坚
果壳，如椰子壳、美国的大杉松
子等，都成了他的珍藏。

写作之余，艾青喜欢在自

己收藏的这些宝贝前转悠，或者
直接选取一件拿在手上把玩。他
曾经这样说：“它们转移了我过于
疲惫的思维流动，使我的脑子得
到了充分的休息。”

这些宝贝，就这样润物细无
声地滋养了他的文学创作。翻阅
一下艾青的诗歌，我们甚至可以
发现不少直接抒写这些藏品的
诗作。

《拣贝》《虎斑贝》等诗，记录
了诗人到海南岛采风，在海滩上
拣海贝的快乐。充满哲理的《鱼化
石》，让艾青的诗篇呈现出了别样
的风采。他曾以铿锵的诗句写道：

“一个个像是铜铸的，上面刻满了
甲骨文……这是天和地的对话，
风雨雷电的檄文。”诗歌描写的，
正是文人喜欢把玩的核桃。

诗歌之外，艾青还出版过收

藏类专著。在延安时，他曾专门考
察过陕北的民间剪纸，收集了《鸭
嘴衔鱼》《老鼠偷西瓜》《大山羊》
等剪纸作品。后来，他与人合作，
编纂出版了一本《陕北民间剪
纸》。关注民间文艺，对诗人的创
作风格也有影响，他在延安时期
创作的《吴有满》和 1953 年回老
家后写的《藏枪记》，都具有比较
通俗易懂的民歌韵味。

都说诗歌是青年的专利，然
而艾青在其晚年，却创作出了
多部诗集，其中诗集《归来的
歌》和《雪莲》还获得了全国奖。
或许，正是围绕在身边的各类
艺术品、工艺品，愉悦着他、滋
养着他、启示着他，让他保留了
一颗少年之心，仍然能够得到诗
歌缪斯的眷顾，从而一直保持了
旺盛的创作力吧。

以收藏滋养诗歌创作

《旧游所见》齐白石

《莲花图》林风眠

《他日相呼》齐白石 《鹭鸶》林风眠


